解放前后在周庄
凌行可
1949年春节过后，李一才（陆文杰的化名）第三次到我家来，李曾任青浦工委书记、浦西特派员和江南人民反征总队第一大队长。他第二次来我家，带来毛主席著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叫我刻印。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著作，边刻边学，认真地完成了任务。我估计，他这次来，又有新的任务。果然，他给我一张小纸条。我一看，上写“兹介绍凌行可到你处工作。”署名“春”。李告诉我，“春”是金佩扬同志的化名。他要我去找国民党芦墟区区长汝志强，任务是做策反工作，掌握区自卫队武装，迎接解放。

我沉思着。他似乎看透我的心思，对我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：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歼灭，我军已饮马长江，即将南下。做策反工作有危险性，但国民党官员在总崩溃的形势下，人人自危，私谋出路，这有利我们做策反工作。我被说服了。

我带了行李，乘航船来到芦墟镇。汝志强看了我给他的条子，不说什么话，早有打算地安排我到周庄乡去。周庄地处偏僻，而且乡长沈文汭是他的心腹。这样安排，说明汝用心良苦。

周庄镇的街道呈“丁”字形，绝大部分属于吴县，吴江县只占西南面一小部分地方。周庄乡公所在一只庙里。前面临河，后面有浜。我见到沈文汭,给了介绍信，他打量我这身材清瘦，但有点胆识的青年人。我也两眼直视，捉摸他旧长袍里裹着什么样的心。他把同事一一介绍给我，他们的姓名现在我已忘了，但他们的特征还记得。文书年岁最大，其余都是中年人，一个衣着考究的小白脸，一个女的姓潘，一个大头姓华，一个瘦猴姓郁。从此，我成了乡公所的“办事员”。
正好我的表兄沈理在周庄镇协和米行里当职工。我通过他在米行里搭伙，解决我的吃饭问题。我先住在他处，后来搬到乡公所里，住在一间只能容纳一张铺的小房间里。

为了弄清沈文汭对我的态度，我找个机会同他谈话，知道他是了解我的身份的，但不明白我去的任务。我就向他讲明全国的军事、政治形势，指出蒋家王朝必将覆灭的趋势。要他保证我的安全，並配合我的工作，保存自卫队武装，迎接解放，将功赎罪，取得人民的宽容。他表示愿意。后来有一天深夜，沈文汭派“小白脸”来叫醒我，告诉我土匪上镇，要我转移。虽是虚惊，说明他对我的安全还是负责的。

我无事可做，有时帮助抄写户籍簿。从中了解到全乡有十三个保，保设保长和保丁，第一保一个保丁，其余十二个都是二个保雇一个保丁。保下设甲（十户左右），规定藏匿“坏人”要连坐。实践使我认识到，保甲制度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压榨人民，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极端反动的制度，是国民党赖以生存的一根支柱。

从所见所闻中，我看到了国民党官兵的腐败现象。一是敲诈勒索收受贿赂。用人办事都要钱，有的公开，有的幕后交易。二是吃“空额”。不仅办事员有“空额”，自卫队中也有“空额”，名为一个中队，实际是一个分队的兵力。三是下乡到保长处吃喝。有一次两个办事员邀我去下乡吃喝，我谢绝了。从此，他们便擅自行动。当时民谣：乡长买田造屋，保长吃鱼吃肉，甲长上南落北，是真实的写照。

周庄乡自卫队名称是第七独立大队第四中队，兵力只有一个分队，十几条枪。中队长是乡长沈文汭兼任的，中队副叫熊德强，特务长叫华达三，分队长张桂庭，分队副陆福观。他们从不操练。在乡里时，每天赌钱，出外，不是去吃喝，就是去捞“外快”。这样的官兵，决定了国民党必然完蛋的命运。
解放前夕，民生凋蔽，社会动荡，谣言四出，盗贼蜂起。周庄镇滨临的元荡、淀山湖，是土匪出没之处，三日两朝经常听到土匪打家劫舍的消息。我担心土匪来抢夺自卫队的武器，也担心自卫队拖枪出去当土匪，那时是兵匪不分呀！因此，我要沈文汭加强控制自卫队。

我单枪匹马在周庄乡公所，李一才没有音信，黎里方面也无信息，心里很是焦急。这日日夜夜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国民党的《中央日报》虽然封锁战争消息，但字里行间也透露一点战争的进程。因此，我勤翻报纸。一天，我看到南京郊外有战争的新闻，知道我军已突破长江天堑，进军江南了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为了迎接解放，我多么需要见到同志商量。据张鹤鸣同志回忆，约在4月26、7日，我去芦墟镇寻找他（我忘了什么时候谁告诉我他在芦墟），没有找到，怅然而返。在5月5日，我终于接到了吴关龙的通知，叫我立即到芦墟去。这天风狂雨骤，雇了几条小网船，都不肯摇。最后雇到母子俩的小船。在途中，这位母亲问我：“这种天气你还要出门，有大事情吧？”我以喜悦的心情反问：“解放军来了！我们穷人要翻身了！你阿高兴？”她说：“早巴望了。”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进，从地狱驶向天堂。

见到吴关龙，我们紧紧地握手，这次握手多么不容易。他告诉我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今天解放芦墟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总算不辱党的使命，完成了策反任务。
我在芦墟因创业伊始，生活艰苦，但由于政治上的翻身，精神上的解放，我充满青春活力，忘我地工作。

组织上安排我仍在周庄乡工作。乡政府仍在那所庙里，乡长是南下干部徐德扬，我任副乡长。自卫队员已遣返，枪支弹药已收缴。乡公所的办事员亦已回家，只留用华大头和潘女士。后来华大头因过不惯艰苦生活而走了。

新政府有二大任务：一是筹集军粮，支援前线。没有一个地主是老实的，他们硬顶软拖地对抗着。我们采取强有力的手段，完成了任务。二是清剿土匪。县委宣传部长林华具体领导。部队抽出一个连，连长姓王，每天出动几条农船在元荡、淀山湖里搜索。没有碰到土匪，却误伤了打鸟船上一个小姑娘。剿匪告一段落，部队归队。

在征夏粮期间，谣传土匪要袭击乡政府。为了防范万一，干部晚上分散住宿。后来，区里对我乡加派干部，就集中居住，没有发生匪情。

7月1日党的生日，我们在吴江度过。那时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，部署征集夏粮。新任副乡长肖桂生同志也参加了会议。我们在乡里广泛宣传、发动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还是打不开局面。可能全县都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县委在平望召开大会，除干部参加外，保长也列席了。县长杨明作报告，对抗拒征粮的保长冯小弟、×××作了处理。紧接着以乡为单位讨论，表决心。保长们都表示回去当尽力协助政府做好征粮工作。由于大家的努力，完成了征夏粮任务。

7、8月间，乡长徐德扬调回山东老家。副区长吴关龙、区干部赵鹤清、凌习娴等同志常来我乡领导和协助工作。

八月，暴雨成灾。我们领导农民开展生产自救活动，度过了难关。

十月一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，我们组织人民游行欢呼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。

解放初，谣言仍有，有的农民信以为真。一天，我见一位农妇卖鸡，就劝她不要听信谣言把鸡卖掉。根据这个事实，我写了一篇短文，投寄《新苏州报》，被报纸采用了，登在三版头条。11月，我调县工作。后来，县通讯干事史月娥同志上调，组织上调我做通讯工作。想不到无意间写了一篇短文，竟决定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，与笔杆子结下不解之缘。

附记：以上材料，凭记忆写成。有些事，特别是时间，可能有误，请知情者斧正。
作者系地下党员，解放初任芦墟区周庄乡乡长，离休前在中共吴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。

